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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星期五 凤凰山·闪小说

弦之音
□旷琪

他怀抱古琴，走进高三（四）
班的教室。

教室里，学生们正在埋头刷
题，无人察觉他的到来。

他跨上讲台，将，琴置于讲
桌上。随后低头，抬起右臂，食
指向外轻挑琴弦，左臂随即起，
指尖按揉弦上，一时间，琴声如
山涧清泉，空灵流淌。

学生们停下手中的笔，纷纷
抬起头，目光齐聚讲台。

琴声时而如春雨，缠缠绵
绵；时而如冬雪，簌簌洒洒。

只听得琴弦震颤，曲调陡
变。如惊涛拍岸，激起千层浪，
又如千军万马，狂奔疾驰。

突然，“嘭！”一阵沉闷声响，
琴音戛然而止。

一片惋惜声从讲台下传来。
他缓缓抬起头，目光从学生

们的脸上一一扫过。
“你们刚才听到了什么？”他

稍作停顿，问道。
“琴弦断了。”学生们异口同

声地回答。
“还有呢？”他继续追问。
“嘭！”有学生夸张地模仿琴

弦断裂的声音。
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他微微一笑，点头道，“看来

这‘嘭！’声，比刚才的琴声更具
有吸引力。”学生们又是一阵大
笑。

他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
写下几个大字：“弦断之前，你
听到了什么？”

“悠扬婉转的琴声。”
“有一种让人心神宁静的感

觉。”
“仿佛走进大自然，听出了

美感……”
学生们各抒己见，教室里一

片生机。
“同学们说得都很好。”他满

意地点点头，再次拿起粉笔，在
黑板上写下：弦，因何而断？

喧腾的教室立刻安静下来。
在他的启发下，学生们陷入

了沉思。很快，学生们陆陆续续
举起了手……

看着一张张青春的脸庞，他
的眼眶湿润了。是啊！如果早
一点，松一松那根紧绷的弦，岚
岚……就能参加当年的高考了。

躲在树后的父亲
□王娇

周一放学，幼儿园大门对面
的银杏树后，躲着一个戴着鸭舌
帽的男人，他探出半个脑袋目不
转睛地盯着校门，保安像防贼似
的盘问过他两次，都被他带着哭
腔的哀求打动而不了了之。

周二放学，树后的鸭舌帽再
次进入我的视线，当那位身着职

业装的女性从面前经过时，他下
意识地低下头，蹲下身子，拉了
拉帽檐，生怕被她发现。不一会
儿，女人领着一个身穿蓝色恐龙
外套的男孩朝外走来，他眼睛直
得发亮，嘴唇一开一合地唤着

“小豪”这个名字。
周三放学，我发现斜靠在树

后的鸭舌帽脸色苍白、喘着粗气、
咳嗽不已，便问：“你怎么了？需
要打 120 吗？”他摆摆手说：“不
用，肺癌晚期。二婚妻子把家里
的钱卷跑了，没几天活头了，就想
听孩子叫一声爸爸……”

周四放学，小豪戴着小红花
蹦跳着跑出校门。鸭舌帽一个
箭步冲到小豪面前，膝盖跪地对
孩子说：“小豪，我是爸爸。”女
人一把搂过孩子：“宝贝，爸爸
早就死了，他不是你爸爸。”说
完转身离开。他跪在满地银杏
叶上，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

周五放学，我来到银杏树
前，再没见到鸭舌帽的影子，只
见地上有用银杏叶拼成的小恐
龙图案，跟小豪衣服上的一模一
样。后来，幼儿园在重新漆栅栏
时，在树洞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对穿着婚纱的年轻
夫妻，正举着婴儿的小手向镜头
挥舞……照片背面有新墨覆盖
旧痕：“对不起”“要幸福”！

痛
□杨华平

半山有八户人家都搬进了
村里的安置房，唯独王妈一家没
搬。眼看雨季将至，时不待人，
便上山找她。

在小院门口，遇见了她，没
等我开口，她却先发制人。

你们说山要垮，哪有缝？这
房子是我儿的，你们说他死了，
是不是想骗房子？滚！

她儿子是木匠，修村办公室
时，脚掌被钉子扎了，感染破伤
风走了。不久，她就患了间歇性
精神病疯了。

半夜，电闪雷鸣，下起倾盆
大雨。我立即腰挂电瓶，头戴矿
帽，穿上雨衣，拧亮头灯就钻进
密织的雨林。

爬上半山，亮光所及，场面
恐怖。王妈家的房子被泥石流
摧毁了。

我呼喊着王妈，回应的，是
风雨和山洪的咆哮。

我绝望地站在那里，一会
儿，风停了，雨也停了。忽然听
见几声咳嗽，我绕过泥潭沙砾，
循声找去，在不远的石谷子上，
找到了王妈。

好哇！你是安全的。
你走后，我一直没有回屋。

下雨时，我就跑来这，这里高，
地也硬。我惊讶并庆幸，她正常
了。她的衣服全湿了，说话牙咯
得直响，我连忙脱下雨衣给她穿
上。这时，民兵连长也带着几个

民兵赶来，我叫他马上想办法给
王妈找件干衣服换上，然后送她
去镇医院看病。

我第二天早上去医院时，王
妈半躺在病床上。

你的脚咋了，一瘸一拐的？
她问我。

昨天晚上踩到了钉子。
她一怔，然后说，你来这里

干啥？快去找医生。
我不放心嘛，先来看你。
我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咚咚

声响，回头一看，她在捶自己的
胸膛。

你咋了？
书记，我在打钉子，它害了

我儿子，又来害你。你要打破伤
风针哟。

我的泪水顿时喷涌而出。

朋友圈密码
□潘郭华

身着一袭旗袍，架好手机支
架，右手执笔，左手摁纸，侧颜
微笑，“咔嚓”一声，一张手执毛
笔书写的自拍照就拍好了。配
上文案“偷得浮生半日闲”，一
则墨香氤氲的微信朋友圈便应
运而生。

看着冯莹的朋友圈，同事们
纷纷点赞。直夸冯莹才情了得：

“莹子竟然有这爱好”“原来莹
子挺文雅的”……只有老李手握
一幅字画默默地离开了办公室。

点燃新买来的线香，用天青
色的茶具泡上新买的茶叶，随着
一声“咔嚓”，冯莹的新朋友圈
又诞生了：“焚香品茗，人间值
得。”

冯莹的朋友圈迎来了一阵
阵羡慕。“听说局长还给她点赞
呢”“她的茶具和局长的好像
也”……只有老李啜了一口茶，
静静地注视着冯莹朋友圈里那
款与自己新入的同款茶具。

冯莹有些日子没有更新朋
友圈了，平日里书卷味儿打扮的
她也渐渐爱上了运动风。几个
同事闲聊起来：“看来年轻人的
爱好都是三分钟热情啊。”这
时，老李开口了，小声嘀咕了一
句 ：“ 小 冯 啊 ，最 近 爱 上 运 动
了。”大家都对老李的话不以为
意：“老李头懂个啥。”

健身房里，穿着瑜伽服的冯
莹凹着造型，随着一声“咔嚓”，
新的朋友圈又诞生了——“生命
在于运动”。看着冯莹新的朋友
圈，大家不禁惊讶地看向老李。
老李右手搓着两个乒乓球，默默
不语地望向办公室门口，仿佛在
等待什么。

“转告大家一件事儿，咱们
新来的局长说，他肯定大家的兢
兢业业，但让大家别整天待在办
公室，要多出去运动。”秘书说
完，分别示意老李和冯莹出去，
并告诉他们，新局长周六会在体
育馆打乒乓球，周日会去爬山。

那巷·那人·那米线
□谭蕾

老街箭亭子细长蜿蜒，街角
“达县米线”的招牌早已褪成灰
白。姨爹每日五更起身，以深井
清水煮米线，片刻便软透匀净如
玉带。那米线筋骨分明，久泡不
烂，是时光中无声的尊严。

我从小在米线馆的蒸汽里
长大。姨爹揉面如春风拂柳，韧
劲尽织入米线的肌理。食客的
吸溜声如溪流淌过耳畔，舌尖记
住那弹牙触感与清亮汤味，缠住
了我的童年。

20 世纪 90 年代的风吹过老
街，推土机轰鸣着逼近。拆迁告
示贴在店门时，姨爹沉默良久，
最终只说了一句：“老根儿在
这，汤锅就不能挪地方。”姨爹
拿出所有积蓄，又借遍亲朋，硬
是盘下了这间即将被推倒的老
屋。新生的店铺依旧叫“达县米
线”，姨爹在灶台前挂起一方小
小木牌，亲手刻上“三不”家训：
汤不浊、线不断、心不散。牌匾
悬在墙上，字迹朴拙如誓言。姨
爹每日依旧五更起身，那口汤锅
仍旧是店里的心脏。他站在灶
前，脊梁挺直如同熬汤的骨棒，
汗水滴入滚沸的清汤里，竟不留
一丝浑浊的痕迹——他熬煮的
不仅是米线，更是人心深处那条
不沉不散的根脉。

如今，“达县米线”已成为达
川的美食名片。表姐直播汤锅
与姨爹沟壑的手，讲解汤清线韧
的奥秘。“汤要清，心要明，根要
深，线才不断。”姨爹眯眼望着
点赞和涌来的陌生面孔，抚过温
润的灶缘，掀开锅盖。汤面如
镜，他捞起莹白的米线——千滚
不烂，身骨清健。

青花碗盛线浇汤，撒翠绿的
葱花。热气氤氲，模糊了“三
不”木牌与时光边界。姨爹将碗
轻放在镜头前，那其中是百年未
浊的澄澈，千煮未折的柔韧。水
汽里，百年柔韧正无声沸腾。


